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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是西方现代工业社

会的产物，在我国还处于“准专业

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在许多领域

尤其是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面临

“水土不服”的困境。一方面，西方

社会工作主张专业关系的建立是

以理性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专业关

系是达至服务目标的一种手段和方

法，具有工具性而不掺杂情感性，

关系双方不需要私人情感的投入,只

需要按规则制度建立工作关系，并

且这种专业关系可以抽象出来具有

普遍适用性与可推广性。另一方面，

在我国农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

依然深受熟人社会以及靠血缘、地

缘和业缘共同构成的差序格局的影

响，这就导致在套用西方专业关系

准则去指导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

实务时，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会与社

会工作伦理守则产生冲突，社会工

作的专业关系难以抽离熟人关系而

独立存在。这种“中西冲突”致使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陷入了关系

多重化及专业关系界限不清晰的困

境，对于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

以解决，以提升乡土中国背景下农

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熟人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

会，熟人社会中人们办事大多凭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疏程度、感情的

深浅程度，而传统的助人关系也建

立在熟人关系上，这种关系并不取

决于两者之间的“契约”，而是由助

人者与被助者之间的亲疏程度所决

定。乡土社会的这一点与现代社会有

很大不同，现代社会大多是由彼此

不认识的陌生人组成，各人不知各

人的底细，因此需要契约合同作为

双方关系的凭证，若是在乡土社会

中也如此，就显得格外见外了。

民间的助人体系是指来自家庭

（家族）、亲朋和邻里的帮助，由于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隶属性，所以

家族成员之间的帮助实际上是一

种自助行为，而亲朋、邻里之间的

帮助则是互助行为，这种自助与互

助是由我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决

定的；消极低效的求助惯习、相对

主动的助人行为、伴随强烈的情感

介入。而在家庭之外的支持，必须

以责任意识和信任感为基础，由于

我国传统社会深受中国文化特有的

“施报观”的影响，所以“中国传

统的求-助关系不是产生于陌生人

之间,讲求回报的中国人也不一定

希望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为他不

知道自己要付出怎样的回报”。在乡

土社会中，凭借同乡之情、同业之缘

等，大家都会“搭把手”帮忙有交

往的熟人，虽然彼此之间的关系网

络和熟人之间的社会行为模式没有

明确的书面标准与准则，但是潜移

默化地扎根在中国人（乡土社会中）

心中，更是无形地贯穿于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如果这些约定俗成的熟

人关系习惯规定被打破，硬生生地

将建立专业关系的实务技巧和伦理

准则嫁接到农村社会工作中，那么

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被迅速排挤出这

个群体，甚至会成为乡土邻里茶余

饭后的笑谈。

专业关系：制度信任与专业界限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侧重

点和理论基础，对于社会工作专业

关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本

文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定义概括

为：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社会工作

者基于案主利益，为了增进案主福

祉而与案主建立的助人关系，这段

助人关系是一种职务专业关系而

非私人关系，在这段关系中社会工

作者和案主是专业关系中的两个

角色定位，制度信任和专业界限是

建立专业关系的前提和保障。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专业关

系的首要前提是信任。案主的信

任对于社会工作实践工作的开展

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只有建立信任

后，案主才愿意在社会工作者面前

敞露心扉、倾诉心事，这些对于社

会工作者正确预估和诊断服务对

象的需求和问题、制定合理的目标

和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信任主要可

以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方

面，因此发展信任关系也主要有这

两个途径。按照西方社会工作的理

念,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

关系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上，

并且是以此为保证的，不需要专业

以外的私人情感的投入，所以西

方社会工作主张社会工作者与服务

对象之间的信任是一种非个体化

熟人关系与专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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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起帆

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 02



2019.09 上 25中国社会工作
CHINA SOCIAL WORK

的信任，是建立在对社会工作专业

制度的积极预期基础上的，也就是

说，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所产生

的信任关系，与社会工作者个人自身

的特质无关，而是因为信任整个社

会工作专业，信任社会工作专业制度

的保障。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具有清

晰的专业界限是专业关系的重要保

障。社会工作者应注重专业关系界

限的把握，因为专业关系界限不仅

仅是一种专业伦理的坚守，更是因

为每一次的越界都可能给案主带来

剥削，甚至是伤害，这不能说是为了

维护社会工作专业的荣誉，更是出

于案主利益考虑，案主利益最大化

是达成服务效果的首要保障。

专业关系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实践不仅是专业的实

践也是道德的实践，是在专业伦理

及职业操守的指引下完成的一系列

的专业助人活动。农村地区社会工作

受文化因素影响较大，制度信任的

建立和专业界限的界定在社会工作

实践中面临着更多的新挑战。笔者

借助在华中地区的农村社会工作站Y

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来进行探讨。

案例一：在农村社工站Y建立之

初，就有村民给单身社会工作者们

介绍对象，并希望社会工作者看在

熟人关系的面子上和对方见个面，

若社会工作者拒绝见面，此人就会

产生“你们社会工作者不把我当熟

人，不给我面子”的误解，导致社

会工作者陷入了从乡土社会的熟人

关系到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进退两

难的境地。

案例二：案主是位七十多岁的

独居老奶奶，每次社会工作者去

探访她，她都要给社会工作者糖果

吃。若社会工作者接受了案主的赠

予，就违背了专业伦理，不接受案

主的糖果对于案主来说是一种冷冰

冰的回应，这也陷入了伦理困境。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到，我国乡

土社会中熟人关系这一本土特质导

致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

在乡土人情社会“行不通”。笔者认

为，既然熟人关系在我国农村社会

无处不在，如何确保此种熟人关系

不会影响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之

间的专业关系的建立，成为本土情境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处于这一情境中

的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就应当积极探

索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

发挥熟人关系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中的积极作用，而绝非照搬西方社会

工作的伦理规范准则。

本土化视阈下专业关系的建立路径

社会工作专业注重强调“人在情

境中”，在我国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时

这个情境说的就是我国的社会文化

环境。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时间

较短，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本土化

视阈下专业关系的建立路径应是渐

进性的“专业”，社会大众对社会工

作这一专业的认同度不高，还需要

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本土经验的归

纳总结，制定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以指导社会工

作实践，力求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建设转向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建设。

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社会，应该

选择从实践过程中的实际体会出发，

在综合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在本土

情境里尝试建立和应用切实可行、适

合国情的专业关系。概括来说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构本土

化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信任。社会工

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仅有30年，目前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尚未建立起

来,无法单纯地建立起制度信任。中

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乡土社会中更亲近

于人际信任，但是，建立人际信任，就

可能使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建

立私人关系，因此，中国本土情境下

的社会工作专业信任模式应是传统

社会的人际信任与西方社会工作专业

制度信任相结合。为了与案主建立工

作关系，在本土文化情境下，作为陌

生人的社会工作者需要与案主建立

足够的人际信任，在此信任基础上发

挥社会工作的专业特长以增进案主

的信任，首先需要向案主澄清角色定

位，让村民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有透

彻的理解。社会工作者是专业性的，

有自己的专业守则，在其角色潜移默

化的影响下，案主终究会明白社会工

作的专业特长同样值得信任。第二，

灵活处理本土导向的专业关系界限。

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准则，能够使社

会工作者在处理专业关系时做到“有

章可循”，从而保证社会工作者在面

对棘手、复杂的专业关系时，能够保

持一颗客观、清晰的心。专业伦理规

定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专业工作

和私人生活之间必须要有界限，但是

这种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

文化情境中应有不同的界定，需要在

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转换、中和、调整，

形成一整套适合我国农村的社会工作

方法。在实践基础上将本土的社会工

作经验进行归纳提炼，将本土经验中

专业关系界限的把握写入专业关系界

限准则，赋予社会工作者更多的灵活

处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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